
DOI：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21.05.017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年 第36卷 第5期 Journal of TUS Vol.36 No.5 2021 608608~613613

张之江与中国近代武术的缘起、发展及其评价
——以张之江爱国之志为主线

高 亮 1，2，麻晨俊 3，王家宏 2

摘要 由于张之江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武术事业并产生了广泛的历史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典型人物。在史料蒐集与整理的基础上，运

用历史比较法、文本分析法、口述史法和逻辑归纳法，以张之江爱国之志为主线，从人物生平视角立体化的对张之江与中国近代武术进行研究。张

之江与中国近代武术的缘起在于，早年投身军旅志在强国，厉行戒烟旨在强种，中年时，张之江始认中国武术是实现爱国之志的重要手段。基于

此，张之江以武术教育为着力点，发起成立并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及其体育专科学校，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政协会议上建言新中国武术

发展。从张之江生平的爱国之志来看，中国武术使张之江一生热忱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升华，并且在积极探索武术教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为中

国现代武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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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Zhijiang was a typical character i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because he devote himself to Wushu in the late of life that had a broad historical
imp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the study used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 method，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logical induction method to the three-dimen⁃
sional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in the Wushu behavior as the main line research about the modern Wushu and his origin，development，and significance. The
origin of Wushu and Zhang Zhijiang was in military aim at powerful nation but discontent with warlord warfare，enforcement of smoking aim ant strengthen
race but suppressed by the powerful n early time. In middle age Zhang Zhijiang was believed Chinese Wushu was an effective prescription on strengthen Chi⁃
nese. Based on this，Zhang Zhijiang have ha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ushu，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s mu⁃
seu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ports schools to carry out martial arts education，which has carried on the fruitful exploration to it. In war time，Zhang Zhiji⁃
ang adhere to Wushu education and difficult recovery after war. In his later times，Zhang Zhijiang determined to stay in the mainland to play for the Wushu
and declined the persuasion of a good friend to go Taiwan，besides，he ga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new China. Wushu sublimate Zhang
Zhijiang’s core values of patriotism，it has ha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Wushu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Wushu education，however，objectively，Wushu is endowed with an arduous mission of the times，as a result of the high political link with the painstaking sys⁃
tem of the successor to no one.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Zhang Zhijiang was a worthy pioneer of modern Wushu.
Key words Zhang Zhijiang；lifetime；Wushu；sport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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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国之志贯穿张之江一生，且半生致力于中

国武术事业，使其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典型人

物。从 1988 年张淑贤对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初探至

2018年冯香红结合现实的研究，30多年来的张之江研

究已在人物事迹考证和思想研究启示上取得一些成

绩。虽然，这些后出转精的成果具有事迹整理的历史

意义和思想启示的现实意义，但是，未能从爱国主义

视角对张之江的武术行为作出准确评价。杰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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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同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分不

开的。因而，对张之江的研究不仅要全面真实的描述

他的业绩和思想，还要深入揭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特

质与中国近代武术的关系，以解答人物历史背后的精

神世界和人文动机[1]。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国迈入体育强国之时。研究中国近代体

育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有助于传承与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对于持续推进中国武术的发展亦具有现实的教

化意义。

基于此，研究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张之江

女儿张润苏所著《张之江传略》[2]，张之江外孙万乐刚

口述史采访及其所著《张之江将军传》[3]为依据，在检

索与查阅“中国历史文献总库”“全国报刊索引”“爱如

生申报数据库”“中美百万册”“国家图书馆”“南京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大成故纸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等数据库和档案资料中有关张之江著述和事

迹，运用历史比较法、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以

张之江爱国之志为主线，从人物生平视角立体化的考

证与分析张之江的爱国情怀与中国近代武术的缘起，

以及他在发展武术中的着力点，进而依据进步史观对

张之江的爱国之志及其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作出价值

判断。

1 强种救国：张之江爱国之志及其与中国武术

的缘起

1.1 投身军旅志在强国

张之江青年时正值中国晚清时期，甲午战争、戊

戌政变、庚子国变等重大国内外矛盾集中爆发，三座

大山重压下的中国社会艰难前行。张之江 8岁时由身

为乡村私塾教师的祖父带着读书。1894年甲午战争

中国惨败使少年时期的张之江义愤填膺，1900年京津

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波及沧州，19岁的张之江此时已明

确了人生志向：“我绝不能在家乡终此一生”，决心参

军报国[2]。1910年，张之江加入了冯玉祥等人组织的

“武学研究会”，初识冯玉祥。1911年武昌起义后，武

学研究会的革命志士们在滦州秘密策划了起义，冯玉

祥为总参谋长，张之江为骑兵司令。然而，袁世凯瓦

解和镇压了这次起义，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人被

害壮烈牺牲，张之江死里逃生。1914年，张之江在成

都与冯玉祥不期而遇，时值冯玉祥正组建混成旅，遂

表示乐意参加。冯玉祥当即欢迎，不久任命张之江为

上尉参谋[3]。从此，冯玉祥和张之江成为上下级关系，

配合默契，患难与共。在讨袁护国战争中，受冯玉祥

之命，联络刘云峰，会晤蔡锷，促成四川独立，迎战周

骏逆军，风尘仆仆，奔走革命，成为冯玉祥的得力助

手，为再造共和立了大功。

1.2 厉行戒烟旨在强种

据万乐刚口述：“国民政府知道，没有张之江的协

助北伐军难以统一北方”。北伐结束后，中国完成了

形式上的统一，张之江的爱国之心受到了国民政府的

信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28 年 7 月，国民政

府禁烟委员会于南京成立，47岁的张之江被特派为禁

烟委员会主席。接受这一任命后，张之江全力以赴，

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查禁鸦片，制止走私，推行戒烟。

而促使张之江由军界转向禁烟的动机则是因为强种

的信念。如万乐刚口述：“我的外祖父要禁烟，因为他

知道烟是毒害国民的东西，他要做第二个林则徐”。

1928 年 10 月，张之江在国府会议上发表意见：“鸦片

固宜禁止，香烟亦含有毒素质亦应禁止”，孙科进而言

之：“我国每年消耗于香烟者约在三百万万金以上，非

禁绝不可”[4]。同年，在任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张之

江指出：“若不把鸦片彻底禁绝殊难达到自由平等之

目的，其关系于国家前途如此”[5]；“鸦片不绝，以此民

族何能得到国际上之自由平等，又何能实施民权与民

生主义？不平等条约即便取消，我人又何能振作精

神？如再不改善办法，势非毒死四万万人不可”[6]；“鸦

片纸烟最足以断丧吾人身体，戕害吾人精神，更当视

同洪水猛兽，严为摒弃戒绝”[7]。显然，此时的张之江

已然认识到强国必先强种，担任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

主席则为他实现抱负带来了机会。

1.3 张之江始认中国武术是实现爱国之志的手段

在禁烟的同时，张之江已然认识到仅有被动的禁

烟并不能实现他强种救国的爱国之志。这不仅因为张

之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

益[8]，更缘于中年时的张之江开始认为中国武术是实现

他爱国之志的重要手段。张之江认为：“国术乃强身强

种之要素，禁烟为祛除强身强种之障碍，必须由此两端

努力，于建设上方能长驱进行，二者均属革命应有之工

作。”[9]在禁烟的同时，张之江开始致力于发扬中国武

术。据万乐刚口述：“我外祖父出身自武术之乡沧州，

他自己也有一些武术实践。他南口战役中付出了很大

代价，战役结束后他中风了。中药西药都没有痊愈，然

后他的警卫员教他武术，不久后康复了”。加之，张之

江曾经所率领的军队注重武术习练，曾特设大刀队，在

肉搏时往往显示威力，出身于武术之乡的他耳濡目染

的体会到武术的时代价值。又据万乐刚口述：“我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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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当时他已经看到了内忧外患。在当时中国热兵器

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武术在抵抗外来侵略，特别

是最后的白刃战中是有作用的。尤其是 1925年年底，

他率领大军进攻天津的时候，最后占领天津靠的是白

刃战，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后来事实证明宋哲元的

大刀队，也包括西北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长城抗战

中都发挥了作用”。因此，在张之江看来，武术的锻炼

价值有助于国民体质的增强，武术的技击价值有助于

白刃战时的冲锋陷阵，中国武术成为他实现强种救国

爱国之志的重要手段。

张之江 1930年请辞禁烟委员会主席后，开始全力

投入到了武术事业中。张之江此时认为：“个人健康

不够，应该使整个民族都健康，方能雪“东亚病夫”之

耻。武术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国粹，应该称为国术。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我国在国际地位的低

降，东亚病夫是其一大原因，身强种强国强，我们民族

的精神才能发扬，世界上的和平才有希望。”[10]为此，

张之江剀切指出：“欲求强国，当先富民，欲富民，当努

力增加生产，欲增加生产，当从强身健体入手，研究国

术即为强健身体之捷径”[10]。张之江淡出军政界后，

开始投入到他下半生所致力于的武术事业，也正因为

早年的为官生涯为他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资源，为张之

江自上而下的推动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武术教育：张之江爱国之志的力点

2.1 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教育事业的推动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迫切希望对教育事

业进行规划、整理和规范，使教育成为整合和控制社

会的工具，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维护政权合法性的

基础。尽管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并没有达到其所期

望的目标，也遭致了教育与文化界人士的激励批判。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教育行政和教育事业的整顿

和规范，推动了该时期教育的持续发展。是以，抗战

前十年的党化教育，虽引发各界的争议，仍然被誉为

“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11]早在北洋政府时

期，张之江任职察哈尔都统时就对教育事业尤为注

重。张之江十分注意提高平民百姓的文化水平，特别

是开展识字运动。他动员识字的人教文盲，并派人检

查督导。据 1925年《民国日报》记载，察哈尔都统张之

江自莅任以来，对于教育异常注重。张之江亦云：“国

家之盛衰，人才之兴替，恒视教育为转移，而教育之优

劣尤非认真督饬不足以收效果而宏造就”[12]。尤其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 1931年召开国民会议时，张之

江率领 60人提出了《整顿各级学校以资改进教育案》，

申述保障教育经费的重要性[11]。结合爱国之志的动

机，张之江于 1928 年和 1933 年先后发起成立与创办

了中央国术馆及其体育专科学校。

2.2 发起成立中央国术馆与创办体育专科学校推行

武术教育

如邱丕相教授所言：“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

的教育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3]。发起成立中央国术

馆是张之江广为人知的事迹。1928年 3月 5日，中央

国术馆召开筹备会，公推张之江为馆长。3 月 15 日，

成立会正式召开，于右任、谭延闿、李宗仁分别代表国

民政府党、政、军致辞，张之江答词：“成立中央国术馆

以期自强强种自救救国，恢复固有的技能以发扬民族

的精神，使国术早日普及全国”[14]。中央国术馆成立

的政治背景显而易见。3月 24日，中央国术馆正式成

立，在《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了该馆的四

项基本职能，即研究中国武术、教授中国武术、编著关

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管理全国国术事宜[15]。然

而，由于初期的人才就业主要面向机关和分馆，1932

年 8月 16日至 21日，张之江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体

育工作会议时发现国内体育师资十分缺失[16]。另据

不完全统计，1928年底，全国只有 12所体育学校（科）

在招生[17]。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张之江拟在馆内附设

“体育传习所”，以融汇中西体育，大量培养中西并用

的武术人才。因为早在 1928年 11月，张之江就认为：

“一般之国术家往往功夫甚好，不能用科学方法教授

他人也，一家一派之术仅及于个人之传统，如欲教授

于团体或人数较多之班组则不能有宏效，故中央决筹

设此校，以期普及”[21]。为此，中央国术馆向当时的教

育部提出申请，拟将体育传习所改为独立的高等学

校。然而，教育部并不同意，张之江通过其前高级军

官关系进行游说后教育部才同意申办，但要求其应由

中央国术馆主办，最后定名为“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

学校”，并于 1934年 2月 10日获得教育部 1413号公函

修正备案，教育部每月下拨补助经费 4 680元，不足之

处，自行筹措[18]。自此，中央国术馆“一馆一校”办学

模式正式形成。武术教育成为张之江爱国之志的力

点，不仅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武术教育的传承方

式，使得经历“庚子事变”“武举制废除”等事件成为

“江湖末技”的中国武术突破了时空界限，转而登堂入

室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弘扬中国

武术开始与民族国家命运相匹配，将武术对接为“国

之大事”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振民气、复兴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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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载体。

2.3 张之江对武术教育现代化的探索

在发起成立中央国术馆和创办体育专科学校后，

张之江对武术教育展开了探索。在教育目标上：中央

国术馆在筹备期间即提出了武术教育应该达到“术德

并重、文武兼修”的目标[19]。这也成为了中央国术馆

办学的基本原则。张之江认为：“习武的过程中要博

采众家之长，门户派别之偏见的陋习不利于武术之教

育。武术应成为全国全民族共同财富，教授给更多的

人，而非少数人擅长藏私的奇货。”[19]武术的公开化、

标准化和学科化成为了张之江等人努力的主要目标。

在教育管理上：中央国术馆起初（1928年）设立武当和

少林两门以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划分存在着门派之

争。为此张之江当年取消两门，参考现代教育重设教

务处统一教学管理。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班级授课制

为中央国术馆迈入到武术专业化教学奠定了基础。

中央国术馆广设班种，起初设有研究班、教授班、民众

练习班和女子练习班，1933年创建师范性质的“体育

专科学校”后又开设武术师范班，主要分为学制一年

的甲组速成班和学制两年的乙组深造班。此外，还附

设了自费生班，具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平，有一定武术

功底且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国民都可报名[20]。

在教学内容上，中央国术馆提出：“应该按照学生

的年龄特征和年级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循序渐进的

促进学生武术技能的掌握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并在图

文并茂和通俗易懂的基础上编写武术教材和参考教

学法，并将之普及。而对于传统武术教学中的神秘性

应该被破除，民间拳书应该按照学生实际重新编写”
[21]。也正是设立教务处的改制，中央国术馆重新审视

了教学内容。在查阅的史料中，张之江认为：“除令采

取各门之精华编为各种固有国术以示保存国粹外，复

命召集各国术专家，共同研究，除制初级中级拳术等

书，以期融化门派，发扬光大”；“世之通行各种拳术书

籍，固然分道扬镳，各有特长，若论其出类拔萃，则或

未能也，惟斯编采取各家之长，参伍错综，以集其成，

斯可谓完善之教材矣”[22]。在确立了“博采众长”的教

学内容选择原则后，中央国术馆开始进一步探索教学

实践以适应现代体育教育。

在教育实施上，对于武术应该“怎么教”的问题，中

央国术馆有明确的答案，即“打练结合”。与当前武术

教学普遍采用的“基本功—基本动作—套路”的教学模

式特征不同，对于“打练结合”，张之江形象地比喻为旧

时衣店的“待沽之衣”，即“有的只有上身没有下身，有

的只有下身没有上身，偶然似乎两件成套，而仔细考

究，不是肥瘦不同，便是颜色各异”[23]。对于当时一些

地区武术考试着重套路表演，忽视两两相当的技击比

试，张之江认为：“把套路当做武术不合实际，若当戏

看，博人一笑矣。”张之江一贯强调“打练结合”，要求套

路练习应与技击比试相结合。因此，在中央国术馆的

教学模式中，“打练结合”贯穿始终。重视“打练结合”

的教学模式无不彰显着张之江的武术情怀，他甚至激

动地说道：“在以前的武术教育中，仅以表演的成绩定

功夫之高低，余觉得这种方法不合理也不正确，各个武

艺都应于月考或季考中见高低。在比试的这一天，我

无论如何忙，不管生病怎样重，只要我能勉强支持，我

总要亲自到场”[24]。在教育评价上：中央国术馆的教学

评价宏观上分为馆外的水平比试和馆内的阶段考核。

馆外水平比试主要为武术国考、省考和市考，其中武术

国考由中央国术馆组织，省考和市考则由地方国术馆

自行组织，以资鼓励和获得教学反馈。

除探索武术教育实践外，张之江积极向先进国家

学习以完善本土武术教育事业。1930年 5月 21日，利

用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举办之机，张之江首次率

队赴海外考察[25]。1935 年 8 月 7 日，张之江远赴欧美

考察体育，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出国考察，参酌世

界潮流，庶可对症发药，他日回国，愿共所知再追随诸

位，再接再厉，共同努力”[26]。归国后，张之江深感：

“欧美各国体育事业均甚发达，其深入人民间及普遍

发展之精神。故欲言民族之强健，非谋体育之普遍发

展不可”[27]。张之江旋即表示：“本人返国后，刻正计

划国术整个之推行办法，以期逐渐普及，馆内并将增

设一‘国术推行处’专司其职，并分函菲律新加坡，筹

设拟海外分馆向世界推广中国武术”。与此同时，张之

江主动组建“国术团”赴全国各省市视察宣讲武术”[28]。

中央国术馆优秀武术学员组成的“国术团”，先行在中

央军校表演后，于 1936年下半年至全面抗战前，先后

前往山东、天津、北京、山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

上海等地机关、学校和国术分馆进行表演以资提

倡[29]。在此次全国范围的巡演中，学校是张之江率团

表演最多的地方，如当时的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安庆崇文中学等高校和中学均记载了“国术团”莅临

表演的经过。进一步证明了教育是张之江武术事业

的核心部分。

2.4 张之江抗战时期对于武术教育的坚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一馆一校”正在进入它们的黄

金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善，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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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此间，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度

供不应求。如媒体报道：“由于该校培养的学生毕业

后因所学范围甚广，故此项人才于国内殊不易多得，

因以尚未离校即为各方聘请一空。”[30]然而，1937 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国术馆和体育专科学校的发

展遇挫。随着东部城市的相继沦陷，机关、学校、各类

企事业单位与团体开始撤离。中央国术馆与体育专

科学校按照张之江的指示，由南京撤离，经湖南长沙，

广西桂林、龙州，云南昆明，最后迁至重庆北碚。此

时，李宗仁赠送送给张之江一辆卡车，张之江将随即

将此车用于搬运馆校的职工眷属、文件、物资等，而他

自己存放的衣物全然顾不上搬运。为此张之江不止

一次受到夫人的埋怨，却说：“有国才有家，有土斯有

财，其余则在所不计”[2]。抗战期间，条件的艰苦，经济

的拮据甚至还有人为的歧视给“一馆一校”的发展以

极大威胁。然而，张之江的爱国之志并未因此受挫，

反而愈加深沉。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之江带领 50多名

中央国术馆学生亲赴第五战区，参加台儿庄会战。重

庆时期，张之江邀请钮永建出任国术馆副馆长，借重

他的声望向当局申请经费[2]。并带领“一馆一校”师生

通过武术公开表演的形式筹集办学经费，用以搭建教

学场所、发放师生补贴维持教学。中央国术馆提倡武

术的坚强意志值得肯定。

3 建言新中国：张之江为中国武术发挥余热

新中国成立时张之江已 68 岁，定居在上海。

1954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一份专电，特邀张之江

为全国政协委员，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至北京参加

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会间，张之

江抱着当面交谈的希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返回上海后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给张之江回信写

道：“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

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先生热忱爱

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1956年秋，国家体委

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武术汇演，张之江聘为总裁

判长。贺龙元帅充分肯定了张之江对武术的贡献。

当时在国家体委主持武术工作的张轸亦曾多次拜访

张之江，张之江毫无保留的提供了几点建议：重视武

术的研究整理工作，举行全国规模的武术交流大会，

设立类似武术研究院的研究机构专门集中力量负担

这一任务；尊重武术界的专家，培养新人，使中国武

术瑰宝后继有人，发扬光大[2]。

1957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三次会议期间，76

岁的张之江仍不忘提倡武术，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题为《不要忽视国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张之江强调：

“目前研究整理中国武术工作，首先必须设一研究机

构。同时，对散处在社会的武术界人士的团结教育，

改造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帮助他们逐步提高

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帮助他们逐步化除宗派门户之

见，使内家、外家、少林、武当不再有此疆彼界之分和

老死不相往来之歧视。帮助他们尽心尽意公开教学、

传授后代，不再有各怀其宝，各秘其密、居奇骄吝、自

私自利的坏风气，并帮助他们建立考试制度，彻底革

除已往“打擂台、好勇斗狠、互争雄长的狭隘作风。”[31]

他还在发言中表示，有必要时愿为研究整理武术这一

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而努力[32]。1960 年第三届全国

政协第二次会议期间，张之江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

见，周恩来总理亲切询问张之江：“还打太极拳吗？年

纪大了腿上的关节有没有毛病？”当听到张之江回答

说他每天仍坚持打拳，关节灵活时，周恩来总理高兴

地说：“很好”[33]。张之江在晚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武

术的一贯主张和积极的献身态度。

4 张之江爱国之志及其弘扬中国武术的历史

评价

4.1 中国武术使张之江一生热忱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得以升华

据万乐刚口述：“我的外祖父一向是一个非常高

尚，有爱国爱民情怀的人。他原来在西北军的时候部

队纪律就非常严明。他一心一意就想为国家、民族做

贡献。他的热忱爱国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的，如果

不爱国他何必做这些事呢”。正如毛泽东主席写给晚

年张之江的信中所述，热忱爱国贯穿了张之江的一

生，也是他一生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张之江的前半生

实属风尘仆仆，从征战沙场谋求民族独立，到厉行戒

烟谋求人民健康。一片热忱爱国之心，人到中年时，

张之江选择武术作为他下半生奋斗的重心。在张之

江努力下的中国武术事业得以焕发生机，极大地提高

了武术的社会地位。张之江最终选择武术作为实现

他热忱爱国的抱负，不仅对中国近代武术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影响，同时，他的爱国情怀在武术事业中得以

升华。

4.2 积极探索现代化武术教育是为当代武术教育的

奠基人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武术史上，张之江与热心武术

之人共同演绎的中央国术馆和体育专科学校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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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夺目的。与一般武术家注重技术习练和师门传

承不同，张之江作为中国近代武术事业的实际管理

者，更注重的是在普及与推广武术中培养出什么样的

武术人才，这同近代史上的武术会和体育会的培训形

式有本质区别。为此，张之江在战前教育热的时代背

景下，以武术教育为着力点发起成立中央国术馆和创

办体育专科学校。从国术馆时期广开班种的武术泛

化教育，到体育专科学校时期中西并举的精耕细作，

使得武术不仅得到了传承也汲取了现代文明的滋养，

其中一些符合教育规律的理念与实践更是留下了光

辉的一笔。短暂的中央国术馆和体育专科学校为近

代中国培养了近 4000名体育人才[3]，优秀桃李如温敬

铭、张文广、吴文忠等等不一而足。张之江以武术为

爱国之志，最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体育人，为 20世纪

下半叶中国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 结 语

杰出历史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同他们的爱

国情怀是分不开的。从早年的革命生涯到任职国民

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的爱国之志令人肃然起

敬。后半生，张之江始终认为武术是实现爱国之志的

重要手段，并为此终其一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武

术的教育价值得以凸显，以至于在面对中西方文化激

励碰撞之时不至于沦落为江湖末技，反而极大的提高

了武术的社会影响。就其贡献而言，张之江是中国近

代武术事业的先驱者；就传承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

言，张之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优秀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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